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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給我倒杯水。」睡夢中的我感到一陣口渴，迷迷糊糊地說。



身邊的那具軀體動了一下。片刻，一杯冷開水端到我的嘴邊。



我坐起來，勉強睜開眼，接過杯子喝了幾口。床頭的夜光鬧鐘顯示，淩晨三點二十分。



「接著睡吧。」我對小雨說。



黑暗中，我摸索到身邊那只冰涼的小手。



對，是她。我放心地睡了。



七點整，鬧鐘準時響起。對我而言，新的一天這才開始。



「起床了！」我用力拍了拍身邊那具嬌小的身軀，她坐了起來。



我仔細地，從頭到腳地端詳著她：



長髮有些淩亂，蒼白的臉上，一對細細的眼睛似閉非閉，紫色的舌頭從有些發白的嘴唇裏伸出來，下巴上還掛著一滴晶瑩的唾液。



白嫩的脖子上留著紫紅色的縊痕，可以看得出是被那種細尼龍繩勒過的。



身上淺灰色的囚服有些褶皺，兩隻手平放在身體兩側，手腕上還有繩索捆綁的痕跡。



兩條腿之間一片淺黃色的濕漬，褲子沒有遮蓋到的腳踝上同樣也被繩索捆綁過，兩隻光腳很嫩，但已經被陽光曬黑了，腳底沾了不少灰塵，有點髒。



沒錯，小雨是一具屍體，一具被我勒死的女孩屍體。



事情可以追溯到兩年前。那時我剛剛創建「懸冰絞刑藝術公司」。



偶然的一個機會，我找到一卷古代波斯的絞刑吏手記。與一位研究古代波斯文化的專家一起研讀了幾個月之後，我學會了書中記載的一種法術：



用一根針在剛死的人背後刺上一道阿維斯塔文的符咒，這句屍體就可以保持死時的狀態而不腐壞，還能聽憑施法者發號施令，成為行屍走肉，做施法者的奴隸。



不過，這種法術只適用於二十五歲以下的女孩子，而且必須是被勒死或者吊死，也就是處以絞刑而死的。



由於創意新穎，很快我的公司便佔領了絞刑藝術市場，成為這一行業的壟斷者。



我也有了自己的家業，還得以把那些拍攝絞刑電影的女孩屍體施以這種法術，帶回家做我的奴隸。



現在，我已經有九名死於不同絞刑的行屍走肉為我服務了。小雨，是她們中的第一個。



絞死小雨之前，我先小小地折磨了她一下——



把她捆在不見陽光的牢房裏面，兩隻光腳伸出來在夏季的太陽下面曬了一個多星期——



所以她的頭頸很白淨，雙腳卻黑了。



因為是放在室外的水泥地上，所以還沾髒了些。



絞死她的那天，我把她呈「大」字捆在絞刑室裏，用細尼龍繩勒死了她——



勒的時候，我故意勒緊又放鬆，反覆了四次。前兩次放鬆時她還能哭著哀求我饒了她，第三次就伸出了舌頭，開始失禁。



勒死她後，我立刻脫下她的上衣，用針在她的背後刺上了那道符咒。她自己坐了起來，照我的命令穿好衣服，跟著我回家，從此和我在一起，為我服務。但她的身體會永遠保持著死時的樣子，特別是面容。



我換上運動服和球鞋，準備出去跑步。小雨的工作，就是打掃我的別墅。



「把房子打掃乾淨。」我發出命令。



她是屍體，沒有思想，只能機械地接受我的命令，我讓她幹什麼，她就幹什麼。



打開臥室房門，懸在門口的菲兒飄了過來。我捉住空中的光腳，輕輕地捏起來。



菲兒是第四個進入我的生活的行屍走肉。她被絞死的地點就在這裏。那天她穿著這身白色長裙被我吊死。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她的尿量非常大……



失禁時一直流到腳上，現在她的腳還有點濕漉漉的。



「小懶蟲，起床啦！」我拍了拍菲兒肉肉的屁股，「大家都起床了！」，我向大廳裏喊了一聲。



雖然她們都死了，但我覺得這並不等於不需要休息，所以每天晚上我上床之前都會囑咐她們好好睡一覺，她們就會找一個地方，恢復自己失去生命時的姿態，安靜地度過夜晚的時間。



菲兒伸手脫下脖子上粗粗的繩套，跳了下來，光腳落在地上發出「砰砰」的聲音。



這真是神奇——



當初她自己踢倒腳下的凳子之後就再也沒能活著下來，可她現在變成了屍體，卻能自己擺脫那根致命的繩索。



菲兒是這幾個女孩中最漂亮的一個。死時她的臉憋紅了，卻沒有變得更深。



一雙美目雖然沒有了任何光亮，卻仍然溫柔地看著我。粉紅色的香舌伸出半截，有點濕潤。



由於兩隻手當時並未捆在一起，所以雙臂微微彎曲，一對小手握成拳。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她的兩條腿在空中拼命地蹬踢，最後的一刻，腳趾尖突然筆直地指向地面。



因為她最漂亮，我安排她負責我的飲食起居。



客廳裏，大家已經各就各位。我推開門，在別墅旁邊的林蔭道慢跑了起來——



這是我每日的鍛鍊。陪著我的是安華。她是一個運動型的女孩，「屍齡」排第五，每天的任務就是陪著我運動，有時也幫忙做一些體力活。



當初絞死她的時候可真費了我不少力氣。當時我看她體格很好，設計了幾種方案，最後決定採用garrote的方法。



那天我把她捆在絞刑柱上，雙手銬在前面，兩隻腳也用腳鐐固定好。但當我轉動鐵絞圈的螺絲時還是低估了她的體力——



當時她劇烈地掙扎，幾乎讓我懷疑絞刑柱會被她從地上拔起來。我整整轉了四圈才絞死她。



當她的雙手沉重地落下時，我渾身大汗地癱坐在她的腳下。



現在，我又出了一身汗，在路邊坐下來休息。安華坐在我的身邊。她的褲襠處也濕了——



屍體當然不會出汗，那是被絞死時失禁的尿液。我輕輕撫摸著她的腳趾——



雖然她喜歡運動，但每次運動時她都是光腳穿沙灘涼鞋而不是運動鞋。這雙黑色的沙灘涼鞋也是被套上脖箍時她的穿著。



「走吧，回去吃飯去。」我對安華笑了笑。



安華沒有回應，漠然地站起來。她的臉呈現出鐵青色，紫黑色的舌頭長長地伸出來——



我最喜歡garrote，就是因為這種絞刑最痛苦，舌頭伸得也最長。她大張著嘴，白色的泡沫從嘴裏流出來。



這當然也不是晨練的結果，只是絞刑所賜而已。我拉著她的手腕，扣著手銬留下的傷痕，慢慢地走回去。



回到家裏，我來到衛生間洗漱。



一個全裸的短髮女孩跪在洗臉池前，俏麗白嫩的臉曖昧地對準我的兩腿之間伸出舌頭。第六個成為屍體的小雅是死在水龍頭上的——



姿勢很獨特——



當時她跪著，我用雙手壓住她的肩膀，把繫在水龍頭上的尼龍繩勒在她的脖子上，直到她無奈地停止掙扎。



因為全裸，所以失禁並不太明顯。倒是十個腳趾都撐在地上，還保持著臨死時拼命想站起來的有趣姿勢，因為每天都要接觸大量的水，所以兩隻光腳很乾淨。



我把她放在這裏，主要是打掃這裏的衛生，也可以幫我洗洗澡。



「早飯做好了嗎？」我大聲問道。



沒有人回答——



死人不會說話，她們只會默默地做好一切。菲兒端著牛奶、麵包和煎蛋從廚房走了出來，跟在她背後的是廚師萍萍。



當然，她也是屍體。



萍萍死的時候二十四歲，是她們中最大的一個，不過死亡時間只能排第七。



她很精於烹調之術，所以我安排她做我的廚師。因為在廚房工作，因此她的光腳上套著一雙銀灰色的半高跟涼拖。



每次她做好飯，都要和菲兒一起到我身邊來——



因為她喜歡聽我稱讚她的廚藝，雖然臉上永遠保持著恐怖的紫黑色。



她的臉色最深，因為她是被倒著絞死的——



當時我把她倒掛在絞刑架上，雙手綁在腰部，然後把一個十公斤重的沙袋掛在了她的脖子上。



我估計得很準確，她的舌頭還是伸出來一截，唾液一直流到鼻孔裏。不過當時雙腿之間僅僅有一點濕而已——



但當我把屍體放下來之後，失禁的尿液就像決堤的海一樣泄出來，於是她的七分牛仔褲就濕了一大片。



至於她的腳，其實還不是很乾淨——



畢竟她是光著腳被我趕到絞刑架下的。這雙涼拖穿到她腳上的時候，雖然腳還很嫩，卻已經冰涼了。



菲兒和萍萍在我的兩邊坐下，我喜歡這樣，喜歡這些漂亮的屍體陪著我吃飯。



萍萍把穿著涼鞋的光腳放到我的膝蓋上——



其實她挺淘氣的，當然我也喜歡這樣，她的腳腕上紫色的繩索印痕很對我的胃口。



吃完早飯，已經八點多了。我坐到電腦前開始一天的工作——



如果沒什麼重要的事情，我通常上午在家辦公——



特別是今天下午我準備到公司去把女孩子接到家裏來拍攝絞刑片，因此上午一定要把幾份報告看完，還要打幾個電話、發幾個郵件安排一下，在我打開電腦的同時，小雨走過來把文件夾遞給我，順便遞上茶杯。



應該承認，有一個小雨這樣的秘書很不錯——



特別是辦公的時候可以讓這個伸出舌頭的女孩坐在旁邊，把光腳放在我的膝蓋上輕輕揉捏。



當我把最後一封信也封好口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半了。飯菜的香氣飄了過來——



我知道萍萍已經做好了合我胃口的午餐。今天要抓緊時間吃飯，午後小睡一會兒，下午還要去公司呢。



我把幾封信交給小雨，讓她寄出去。雖然中午的日光很厲害比，但我相信小雨是樂意光腳踩著灼熱的水泥路面去給我寄那幾封信的，畢竟那雙腳不會曬得更黑了。



在菲兒和萍萍的陪伴下吃完了午飯，我打開窗戶，對著花園大喊了一聲：「靜宜，進來陪陪我！」。



一個高挑的女孩子趿著涼鞋低著頭走了進來。她是我的花匠靜宜，小雨被絞死一個月後也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有個習慣，只要我在家睡覺，就會讓讓這些行屍走肉輪流陪我，午睡也不例外。昨天晚上是小雨，今天中午就是靜宜。



靜宜脫下黃色坡跟涼鞋，順從地躺在床上，我凝視著她性感的軀體。



靜宜是被我勒死在花園裏的。



當時她背對著一顆大樹坐在地上，我把她雙臂反剪捆好，用一根皮帶勒死了她。應該說，她死得很痛苦，兩條腿不斷地蹬踢掙扎，涼鞋都快踢掉了。手指把背後的樹皮抓掉了一大塊。



我輕輕地拂開靜宜臉上遮掩的長髮，露出她漲紅的臉。



這張臉本來是很俏麗的，不過現在完全翻白的眼睛下面已經沾滿了恐懼的淚水。紫黑色的舌頭長長地伸了出來，鼻孔和嘴巴裏流出的黏液一直掛到胸前，浸濕了酥軟的胸部。



靜宜的腳是這幾個女孩中最髒的，腳跟已經全黑了，腳趾和前半個腳掌也全是泥土。



沒辦法，如果她的垂死掙扎更激烈一些，把鞋掙掉的話，恐怕會更髒的。



當然，這也不全是死時的掙扎所致，花園裏的勞動也肯定會弄髒她的柔嫩小腳。



從她的腳往上看，白色的連衣裙被打濕了一大片，尿液的淡黃色十分明顯。



我捉住靜宜的小手，輕輕地閉上了眼睛。



鬧鐘響起的時候，是一點半鍾。我從床上跳起來，又拉起了靜宜。她的腳下，床單已經被她的髒腳踩黑了一塊。我突然覺得，該洗洗衣服了。



「大家換衣服！」



我對所有人發出了命令。其實，很多時候還是需要我來照顧這些沒有知覺的屍體的。



靜宜立刻開始脫衣服。客廳裏，小雨、菲兒、安華和萍萍也把脫下來的衣服堆在一起。



衛生間裏的小雅一直裸體，當然沒什麼衣服可脫。



一個和小雅一樣裸體——



或者說只比小雅多了一雙紫色高跟細帶涼鞋——



的女孩端著一堆乾淨衣服走過來，把衣服放在沙發上。



靜宜她們走過來穿衣服。當然，她們只會選擇同樣顏色樣式的衣服，永遠不會變。



這個女孩，或者說這具屍體，負責給我，還有她的姐妹們洗衣服，她叫惠穎，倒數第二個進入這個大家庭。



惠穎自己也在穿衣服，她穿的是藍色短袖圓領衫和粉色短褲——



也許有的女孩不喜歡這種搭配。她是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死去的，當時兩隻手和兩隻腳都很自然地放著。



我用garrote絞她的時候慢極了，還不時按摩減輕她的緊張。



她給我的報答則是伸出了幾乎全部的舌頭，口水像小瀑布一樣流淌，修長的美腿在空中優美地揮舞，嬌嫩的腳趾在涼鞋裏面一前一後地伸縮著，直到短褲濕透，才不甘心地把頭歪向一邊，停止呼吸。



惠穎穿好衣服，拿過一個筐來收集大家換下來的衣服。本來乾爽的短褲一點一點地現出濕漬——



這沒辦法，這個法術沒法停止屍體的失禁，所以無論死了多久，她們的褲襠那裏都會是濕濕的。



我的司機藹薇從門外走進來，手裏拿著自己換下來的髒衣服。她是第三個被我勒死的。



「藹薇，趕快換衣服，馬上我要去公司裏，安華和靜宜也跟我一起去。」



我喝了一口茶。雖然沒有聽見她們的回應，但我毫不擔心她們是否聽到了。 女攝影師玲玲也在換衣服，她的故事等一下再講。



我戴上墨鏡，先打開車門，進去等她們。



不到一分鐘，藹薇便坐在了駕駛座上。她被勒死的時候也是坐在這裏的，當時她應聘當我的司機還沒幾個月。



那一次我坐在她背後，她把腳上的絲襪脫下來給我——



本來我覺得她穿那雙綠色平底涼鞋再穿絲襪就是一種很傻的行為——



我把兩隻襪子纏在一起，勒緊了她的脖子。雖然她是自願的，但她的劇烈掙扎還是弄掉了一隻鞋，以至於後來她都是光著一隻腳行動，包括開車。



我曾經比較過她的兩隻光腳，長期沒有穿鞋的右腳明顯比左腳髒得多——



左腳可以說根本就不髒。



藹薇靜靜地坐在那裏，兩隻無神的大眼睛凝視著前方，半截舌頭吐出來，下巴濕濕的。



有趣的是，她的臉蛋和舌頭都是蒼白的，我想這一定是因為我勒的位置阻斷了空氣和血液像頭部的輸送，而不是把血液淤積在頭部。



柔嫩的脖子上紫色縊痕以下怒張的血管證實了我的猜測。



藹薇穿著一身淡黃色的衣褲。毫無疑問，她也失禁了，也有那一片痕跡。



靜宜和安華也上了車。今天，我需要她們幫我一個忙。



來到公司，和下屬們安排了一下，就快五點了。我招呼兩個管理員把蓉蓉帶出來，今天我要把她帶回家去絞死。



需要解釋一下的是，我們公司有不少業務，基本都需要絞死女孩。但這些女孩並不是死囚，她們都是自願的。雖然蓉蓉穿著黑白條紋交織的囚服，但這完全是一種演出服，只是工作需要而已。



那些演技比較好的女孩，我會讓她們演電影，在最後的鏡頭中被除以絞刑。



不過蓉蓉這一類女孩——



也包括當年的小雅、萍萍、惠穎——



演技實在差勁，實在沒辦法讓她們承擔什麼臺詞或者情節，只好拉到我家裏的地下攝影室——



同時也是地下絞刑室絞死，拍一個絞刑視頻而已。



當然，最後的結局肯定是我的家裏又多一具行屍走肉。



管理員把蓉蓉帶到公司門口，我招了招手，靜宜和安華走了出來，一左一右牢牢地抓住了蓉蓉的雙手，把她拉到了車裏。



我是希望溫柔地對待女孩的。不過到了最後時刻她們很可能會因為恐懼而變卦，所以需要力氣大的靜宜和安華來押送。



我坐進汽車，示意藹薇開車。我聽見蓉蓉的哭叫聲。



是啊，我敢打賭，即便是男人，發現自己被兩個臉色青紫、舌頭長長伸出、下身因為失禁而濕透的吊死鬼抓著走向死亡的時候肯定也會這樣的。



「靜宜、安華，把妳們的鞋脫下來，踩住她的腳，別讓她亂動。」我命令。



我聽見她們脫鞋的聲音。



一分鐘以後，車廂的震動明顯減弱了，我想此時靜宜的髒腳和安華的白腳一定分別踩在蓉蓉穿著白色平底一字涼拖的光腳上。



靜宜和安華穿上鞋押著蓉蓉下車的時候，我意外地發現這個可憐女孩的兩腿之間已經濕了——



她的承受能力看來不太強，已經被嚇得失禁了。



幸虧三天以來她一直食用流質食品，所以沒有發生大便失禁的噁心情況。



「玲玲，準備拍攝。」我揮了揮手，三個女孩直奔我的地下攝影室兼地下絞刑室。



玲玲是我的攝影師。一個月前，這個無比可愛的女孩主動提出要我絞死她，然後永遠陪著我。



我拗不過她，只好設計了一個比較複雜的方案——讓她坐在椅子上，兩腿平放捆緊，雙手綁在背後，在脖子上套好絞索，再把絞索通過滑輪連接在沙袋上。



當我移去沙袋下面的凳子時，玲玲的頭隨之高高仰起，緊接著發出一串呻吟。



我相信，她在掙扎中找到了最大的快感。



最後的最後，她滿意地伸出鮮紅的舌頭，停止了掙扎。



玲玲在那裏調節著攝影機。她的光腳上什麼也沒穿，所以腳底很自然地有點髒。褲子中間的尿漬很奇特，一道道水痕呈放射狀向外伸出。



我和靜宜、安華把蓉蓉拖過來，讓她緊靠著絞刑柱站在一個小木凳上。



我注意到，她的左腳腳背上全是土——



可見這是靜宜的髒腳幹的，而安華踩的右腳就很乾淨。



我們把可憐的蓉蓉的雙手捆在腰上，她的膝蓋和腳腕也被緊緊地綁了起來。



一根繩子緊緊地拴在她的脖子上，兩端分別固定在絞刑柱兩邊的兩個鐵環上。如果不是過早地失禁，簡直是很完美的臨刑形象。



「別怕，很快就過去了，其實絞死是很好玩的。」



蓉蓉，哭得很厲害，身體不斷地扭動。我知道，她很害怕，儘管她完全是自願被絞死的。我輕輕地按摩她的雙肩，溫柔地安慰她。



十分鐘後，玲玲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知道，幾台攝影機都調好了。這個將要被絞死的女孩同時被五台攝影機對準：



一台拍攝上半身流淚的雙眼、伸出的舌頭、流出的唾液、怒張的靜脈、勒緊的絞索，一台拍攝下半身失禁的尿液、蹬踢的雙腿、扭動的雙腳，一台從稍遠處拍全身，一台拍側面，一台拍背後。



我快速換上了劊子手的制服——



黑色的帽子、襯衫、褲子和皮鞋。



「靜宜、安華，你們退到攝影機後面去。玲玲，準備好了嗎？」



我走到蓉蓉身邊，最後一次向她們確認。



玲玲點了點頭。



我對蓉蓉微笑了一下，彎下腰，快速抽走了她腳下的小木凳。



最初的一秒，蓉蓉淡粉色的腳趾向上翹了一下，想阻止涼拖滑落，但下一秒她馬上就放棄了，兩隻涼拖隨著清脆的「啪啪」聲一先一後地落在了地上。



兩隻可愛的小腳尖一起向下指，拼命地尋找著可以挽留生命的地面，儘管完全是徒勞。



我抬頭看著蓉蓉秀麗的小臉，這張臉已經以最快的速度變成了灰黃色，驚恐的眼神凝視著自己的腳趾。



她的櫻桃小口大張著，舌頭一伸一縮，黏糊糊的液體從嘴角湧出來。



女孩的雙手拼命地抓撓著胸前的衣服，雪白的酥胸已經隱約可見了。



我伸手輕輕地撓著她的腳心。不知道她還能不能感覺到癢，但我確實感到很舒服。



蓉蓉的小腳在一上一下地翻動著。



當我感覺到這種翻動變成抽搐的時候，這個女孩的生命已經只能用秒來計算了。



我沒有站起來，只是從下往上仰視她的臉。她的眼神已經完全呆滯了，一縷酒紅色的頭髮掛在左眼前面。



紫紅色的舌頭掛在發黃的嘴唇外面，和灰白色的唾液搭配得很好。往下看看，雙手已經把囚服撕裂了，半個左乳硬梆梆地挺在外面。



兩腿之間的那個部位在向下滴著水——



看來她的尿量還真是不少。 她的光腳完全停止掙扎的時候，我站了起來，輕輕拍了拍蓉蓉的臉，她死了。



「玲玲，停止吧。」我下達命令。



我用一把小刀割斷了那根奪去蓉蓉生命的繩子。蓉蓉軟軟地歪在我的懷裏。



我拉下她的上衣，掏出一根針，在她的背後刻下了那句咒語。



「蓉蓉，對我笑一笑。」我把蓉蓉平放在地上，幫她穿上她的涼拖。



蓉蓉坐了起來，對我笑了笑。真的，舌頭掛在嘴外面的笑容很燦爛。



我走到玲玲面前，吻了吻她的額頭，今晚她的工作很出色。



在女孩子們的簇擁下吃完晚飯，做完初步剪接工作，已經快十一點了。我脫下衣服，走進了浴室。



小雅還是那樣一絲不掛地跪在那裏，等待著我。



這個女孩以前是按摩師——



對她們我一直都是量才使用的，就像小雨最初是秘書，靜宜種過花，安華原來是健身俱樂部的教練，而萍萍根本就是職業廚師一樣。



泡過澡之後由小雅為我按摩，實在是很享受的。最舒服的，莫過於她的嫩腳在我的背上踩過去，或者是她趴在我的身上面對面地按摩，俏麗白嫩的臉曖昧地對準我伸出舌頭。



我會用一隻手撫摸她的頭髮，另一隻手輕輕地觸碰她的舌尖。



躺到床上之前，我巡視了一下。



她們都休息了——



小雨的四肢呈「大」字伸開，躺在客廳中間的地毯上；



靜宜坐在那棵樹下，趿著涼鞋；



藹薇還是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一隻腳光著；



菲兒把自己的脖子拴好，然後踢倒了凳子；



安華貼在門口的柱子上站好；



小雅跪在浴室裏；



萍萍倒掛在廚房的煤氣管上（這可是我幫她掛的）；



惠穎舒舒服服地坐在洗衣機旁的椅子上；



玲玲在攝影室裏絞死她的那把椅子上坐好——



看著她們各就其位，我才安心地回到我的床上。 如果沒有新的女孩到來，今晚陪伴我的肯定應該是藹薇。



當然，那是「如果」。蓉蓉現在就睡在我的身邊。不過，方向和她們正好相反——



我輕輕地抱著她的一雙小光腳，好嫩啊，而且還比較乾淨（我只是喜歡嫩嫩的光腳，並不講究其他，也曾經抱過靜宜的髒腳）。



我又看了看蓉蓉的臉，同樣嫩嫩的舌頭掛在嘴唇外面，真可愛。



我關了燈。這一天又要過去了。



安排蓉蓉幹什麼呢？



明天再說吧……



什麼這麼濕呢？



嗯，一定是碰到蓉蓉的下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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